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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又有许多天过去，那些风波虽然平静了许

多，但“江南民族村”似乎从此也销声匿迹了。

盛金成呢，还是见不着个人影儿。朝珍呢，怕又

要让人编出段什么风流韵事来，也就一直没有

去月娟嫂那边打听一下。一向开朗的朝珍也闷

得发慌了。这天，原打算和林生一起到镇上赶

赶集、解解闷的，便步行从村后的五岗岭抄起

了近路，朝珍走在前面，林生跟在后面，走着走

着，林生碰到了邻村的一位熟人，便停下脚步

闲聊起来。朝珍走走停停。当爬完了岭，突然发

现山这边的半岭上一个金成哥模样的人低着

头正往岭上爬，定睛一辨认，果真是金成哥，真

是又好气又好笑，心想：好个金成哥，我朝珍一

个外来妹都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你一个大男人

怕什么？就那么经不起人家的几句闲话顾自躲

避去了？料你也不会躲多久！在云南老家从小

就逗人惯了的朝珍，正想着如何跟金成哥打招

呼，一股逗人的念头便率先占据了整个脑海。

于是，就在路旁故意躲藏了起来。盛金成不知

朝珍躲在前面，仍低着头旁若无人地往前走。

快到朝珍跟前时，朝珍突然就出现在盛金成的

面前，毫无心理准备的盛金成顿时便慌了手

脚，把个朝珍乐得忍不住“咯咯咯”地笑出声

来。一会儿回过神来，见是朝珍，心里苦得要

命：都说冤家路窄，我和你朝珍八辈子挨不着

什么宿怨，也会狭路相逢啊！在这荒郊野外咱

们两人相遇在一起，万一被人撞见，不知又会

编造出怎样一段有鼻子有眼的风流艳史来呢。

想到这里，就不敢再跟朝珍多说些什么，故意

装作有急事般往村里赶。朝珍见这位金成哥见

了女人如此胆怯的模样，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心里又是好一阵痛快，连日来压在心里的愁云

顷刻就烟消云散，眼睛还直直地盯着金成：看

你平时那般稳健和洒脱，原来也是个银洋鑞枪

头？于是，偏偏故意挡在路中央，盛金成几次想

趁机过去，都被朝珍巧妙地拦住。那画面就有

点像电影《天仙配》里七仙女在半路拦住了董

永一样。

早不回家迟不回家，本在山上将干活当解

闷的月娟偏巧在此时从一条山路的拐弯处突

然冒了出来，分明就看见了朝珍和金成真真切

切地在一起，还你推我让的，气得差点当场晕

倒，闪现在脑子里的第一感觉便是：原来，他

……他们果然是约好的呀！你们真是不要脸

哪！这回可是自己亲眼所见的呀！继而，又恨起

朝珍来：你这只狐狸精，总有一天要好好收拾

你！然而，又气又急的月娟此时也不知该进还

是该退？脑子里一片空白。淳朴的农家女，只迟

疑了片刻，最终还是选择了躲让。与此同时，盛

金成也看到月娟并预感到又一回跳进大海也

洗不清的事了，便干脆先不理月娟。从来不怎

么将事情往复杂里想的朝珍，见月娟欲进又退

明显不乐意的样子，知道这一次的玩笑真的开

大了，便“嫂子”、“嫂子”叫着主动追上前去。月

娟见朝珍追上前来，便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你

这只小狐狸精，还有脸皮叫我嫂子？于是，更加

快了脚步。然而，朝珍毕竟年轻，见月娟加快了

脚步，便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把把月娟抱住。

此时，林生也赶上来了，见状便不顾一切地帮

着朝珍拦住月娟，还边拦边说：“嫂子听我说！

嫂子听我说！”

月娟见林生也来劝她，不禁好一阵苦笑，

心想，你这个呆子，连自己的老婆在做些啥事

都蒙在鼓里，还要我来听你说，好，这下我倒要

听听你会怎么说！这样想着，就不怎么挣扎了。

林生见月娟耐下了性子，便说这里不是说话的

地方，要求回家里去。冷静下来的月娟，看看四

周，也不想丢人现眼，便也很不情愿地听从了

林生的安排。

回家后，朝珍从月娟的话里听出了话外

音，知道月娟不但对金成不满，也很恨自己，

先是一本正经地向月娟道起歉来，过后便正

色道：“嫂子，恕我做晚辈的直言了，别人要

怎么说，我们管不着，但金成哥是个清白人！

也是个好人！别看我朝珍平时大大咧咧不拘

小节，但我也绝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别人的

事来的，如若不信，林生也可以作证！”接着

又将自己对“江南民族村”建设的认识细说

了一遍，并且还一再强调：唱歌跳舞真的是

我们少数民族姐妹的天性，如果再不同意我

们那些姐妹们去跳舞，就等于压制了她们的

天性，她们憋不住了，也许就真要飞走了，到

头来受害最大的是谁？还不是村里的这帮年

轻小伙？再说了，我们准备跳的舞蹈也不是大

伙想歪了的那种赤胸脯露肚脐，不信，你可问

问林生。

林生已经欣赏过了朝珍关起门来专门为

他跳的舞蹈艺术，现在朝珍能当着金成哥和月

娟嫂的面作如此表白，不就更证明朝珍心中没

鬼？再说这次是我和朝珍约好去赶集的，压根

与金成哥无关。是想到这里，便在一旁轻松地

点头称是。

朝珍和林生一个说话一个不住地点头，月

娟却始终在观察着他们的表情，越看越觉得眼

前这对小夫妻恩爱无比，越看越觉得这对小夫

妻是那么的纯真，尤其是林生对着朝珍看的眼

神，那是信任的目光，再看看朝珍那爽朗的表

情和她平时无拘无束的行为个性联系起来一

想，根本就感觉不出哪怕是一丁半点的轻佻

相。就说眼下的事吧，朝珍和金成就算事先约

好，林生总不会也像自己这样来得这么巧吧？

那俗话说的“三人言虎必有虎”，莫不也是我月

娟的想法？看来我月娟真的是多虑了。转念间，

就自感惭愧起来了，心想，看人家小夫妻多恩

爱、多信任？而自己又到底是怎么啦？老夫老妻

了还不相信自己的丈夫，甚至还会去听信别人

的谣传？幸亏没做出过分的事来，否则，不但害

人害己，也有损金成的声誉呀？损了金成的声

誉，对自己又会带来什么好处呢？从今往后自

己这张脸将往哪里搁？又将如何在这对小夫妻

面前做人？这种害人又害已的行为除了图一时

之快，最终肯定是后悔莫及！这难道就是我月

娟的一惯为人？

晚上，月娟躺在床上，却是辗转反侧，白天

的事和盛金成当初被选为村委主任的事，便桩

桩件件在脑海里翻腾起来。

月娟清楚的记得，当年当选村委主任，并

非金成所愿，而是稀里糊涂地被大伙推上去

的。尤其是当那声响亮的“好，盛金成当选”一

落地时，自己又是怎样当着大伙的面不顾一切

地反对的。

她还记得，散会时，一些村民不紧不慢地

对金成说：“金成呀，从今往后，你不要挑箍桶

担啦！”让人听不出是祝贺还是乐祸。

在平常，自己看到已数月在外箍桶的丈夫

转回家来定会高兴得叫出声来，然而，那次是

怎样地责怪金成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这个节

骨眼上回家来的？

面对自己的怨言，金成的确感到冤枉煞

了。是啊，他出门在外箍桶已有数月，哪里知道

村里在选举什么村委主任呀？难怪他要说“如

果事先知道这事，我是打死也不会回来呀。”

记得最清楚的，还是自己的婆婆知道后语

重心长地对自己儿子说的话：“金成哪，以前，

好事总轮不到我们的头上，想读书读不上，好

不容易托人学到了一门箍桶的手艺活，才过上

了如今的安稳日子。现在尽管别人要选你当村

长，娘想啊，咱们还是只过自家小日子的好，免

得日后再惹麻烦。”

一边是箍桶赚现钱过自家的小日子，另一

边是挑起村委主任这副人人都不愿挑的重担。

面对妻子的反对和母亲深深的告诫，金成是多

么的犯难啊！

当然，还记得事后金成叙述当时的心

情。他说自己早年丧父，母亲的话是从来不

敢不听的。那天晚上，真是矛盾重重、彻夜难

眠。那一句：“娘啊，这回恕儿子不敢从命

了！”是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最后在心里喊

出的。难道喊出这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就是为

了日后可在女人身上得点什么好处？再说

啦，对金成的种种耳闻以前也有过不少的猜

疑，为何就不去想想传闻多为“十里三谎，隔

壁乱讲”呢？都说“无风不起浪，事出定有

因。”可事实呢，一次一次的风吹过，有哪一

次带来过真正的浪呀？

人们常说，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女人

在支撑，作为盛金成的妻子，这些年来又终究

为他做了些什么呢？是在分担忧愁吗？是在悉

心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从而让他安安心心地为村

里工作吗？那为什么总是对他猜测、怀疑，更多的

时候还常常不明不白地责难他，向他发脾气呢？

将心比心想一想吧，难道这就是一个贤惠的妻

子、称职的老婆应有的言行吗？这叫“支撑”还是

叫“拆台”？是自爱还是自私？一个男人难道命中

注定一生中该有这样一位女人与他作对？

退一步说，就算金成果真如别人传言和自

己担心的那样，又何必大呼小叫，自找烦恼而

让别人笑话呢？再说了，“家丑不可外扬”，猫要

吃“腥”，谁能改变得了这习性？

都说一个女人的嘴巴一旦响起来十个男

人也抵不上，这话还真有点道理。想明白了的

月娟，此后便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开口闭口都

说建设“江南民族村”如何如何的，还说，建设

“江南民族村”就是为原先的那些“光棍”考虑

的，你想想，如果硬是不让那些少数民族媳妇

去跳舞，她们憋不住了，就真要飞走了，到头来

受害最大的是谁？还不是他们？

这一会，村里人又都认为月娟说得对了，

特别是那些曾经的“光棍”从心底里想想，也一

致认为建设“江南民族村”岂不是一件既能更

好地栓住老婆的心，又能让自己的老婆高兴的

大好事？与此同时，又记恨起了阿三叔，说上次

改制名茶的事差点上了这个“三脚猫”的当，这

次可千万要吸取教训，不能再听信了这只只会

走路“摔跟头”的“三脚猫”了。

然而，有了前面的教训，这时的盛金成倒

不敢贸然行事了。月娟知道盛金成的犹豫多半

是自己对他的猜测和怀疑造成的，想道歉也不

知道该说些啥了。然而，月娟毕竟也是过来人，

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对盛金成直说的好，于

是就对盛金成说：“‘江南民族村’的事开始我

的确是反对的，我也对你有过种种猜测和怀

疑，甚至还提出要跟你离婚，但你要知道，我的

心是好的，现在，我也对你讲真心话，我觉得这

个“江南民族村”是应该搞，而且应该马上搞，

你如果不想搞了，反倒让人逮住尾巴了，人家

会说，你看，盛金成心里有鬼，要不，咋经不起

人家几句闲话？你不是常说“开弓没有回头箭”

“溪水不会倒流转”吗？事到如今，如果你真的

就撒手不管了，以前所有的一切不也就前功尽

弃了？你盛金成迟早还是会被别人的唾沫星儿

淹死？”

盛金成没想到这回月娟会说得这么坦率，

而且分析得也有理，尽管顿生几分感激，却不

敢肯定这就是月娟的真实心理。因此，仍然没

敢急着去做。直至后来在一家地方电视台一则

“种文化”的新闻中得到了启示，心想，这不就

是与时俱进、因势利导搞建设，经济、文化两促

进，既有利于活跃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又有

利于各民族文化融合、民族团结的大好事？就

算月娟和大伙的支持认同会打折，但至少没有

像以前那样的公然反对。于是，心里就有了底，

并暗自下定了主意，决定在这件“外婆湾有史

以来最最稀罕的事”上再狠狠心、咬咬牙！

机灵的朝珍得到消息后，便趁机建议在外

婆湾设立一个“民族展览馆”，让“江南民族村”

的特色文化得到充分展示，让“江南民族村”的

艺术魅得到充分彰显。

盛金成和村两委一商量，也觉得有理，就

真的将“江南民族村”和“民族展览馆”一起搞

了起来。那“民族展览馆”的地点就设在当年选

举自己当村委主任的那座古老的祠堂里。好笑

的是，盛金成还收集到了各种各样以前做嫁妆

的木桶，连同少数民族的各式服饰一起放进了

“民族展览馆”。当然，其中还有自己当年走村

串户箍桶时的那副箍桶担。据说，那副箍桶担

是根据省长的建议放进去的，当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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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民族村”连同“民族展览馆”就这样

热热闹闹地搞起来了，但当年连饭都吃不饱的

这么一个封闭落后的小山村一下子要搞这些

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今后又将会遇到什么呢？

盛金成不觉又有点后悔了。

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这农村工作呀，说

它千头万绪、婆婆妈妈，一点也不过分。难怪有

人这样形容：当得了村支书，也能当总书记。就

说这“江南民族村”的事，没多久，各种各样的

矛盾犹如荒野的杂草，遍地丛生。其中一大矛

盾可是连想都没想过的，那就是，少数民族媳

妇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光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不同，歌舞的表演方式也不同，每到排练节目

时，大家总想表演自己民族的歌舞，而且，都各

不相让。遇到什么活动要大家表演时，也都纷

纷争着要去，姐妹之间未免伤了和气。一次，县

里有一个活动要她们去表演，“流动舞台车”已

经等在村口了，大家还是争论不下，最后，还是

懂少数民族姐妹心理的朝珍出面调定，才算没

有误事。

另外，由于外出演出，家务与演出之间常

常构成了冲突，不光她们的丈夫有情绪，婆媳

之间也时有磕磕碰碰的事发生。每到这时，大

家就不约而同地来找盛金成，那些“婆婆们”一

来到盛金成跟前还总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盛金成好说歹说总也劝不住，不少时候连吃顿

饭也要放下好几回筷，还常常“丈二和尚摸不

着头脑”，更何况许多“苦衷”里头多含隐私，说

者难以清清楚楚完完整整地兜出来，听者又难

以明明白白直截了当地问过去。俗话说：清官

难断家务事。如果说当年修路时碰到的鹰嘴岩

是“拦路石”，那么眼下这“婆婆妈妈”的事便是

碗“辣面条”，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盛金成即便

是孙悟空，也像是被摄进了黄眉怪的金钹———

有法使不上。

罢罢罢！正当盛金成叫苦不迭、焦头烂额

之际，倒是机灵的朝珍又出了一个“金点子”，

从此解了盛金成的燃眉之急。朝珍说：既然

大家心里有苦衷，又碍于情面不便将这些苦

衷公开地倒出来，何不专门设立一个“悄悄话

室”，关起门让大家把心窝里的话痛痛快快地

掏出来？

这一招真灵，也不知这“悄悄话室”里面有

啥法宝或者是什么灵丹妙药，不管是少数民族

姐妹们，还是她们的婆婆或丈夫们，只要走进

那扇门，出来时脸上准堆满了笑容，像换了个

人似的。从此，少数民族媳妇们和婆家的疙瘩

解开了，且能舒舒坦坦地在“江南民族村”里唱

歌跳舞了。

出人意料的事还在后面，不出半月，慕名

前来参观的人便纷至沓来，客人们一致称赞这

里好山好水好风情。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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